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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國 104年正逢抗戰勝利七十週年，國

史館選在這年出版父親胡宗南先生的日記，

是極有意義之舉。

父親原本是小學教師，眼見軍閥割據、

生靈塗炭，於民國 13年投筆從戎，進入黃

埔軍校第一期，畢業後便參加國民革命軍所

有的主要戰役，從東征開始，到北伐、平

亂、剿共、抗戰、戡亂，乃至保臺護臺，無

役不與。他在抗戰前即曾代表中央政府的力

量率軍進入陝西甘肅，一面剿共，一面設法

結合西北各省的地方勢力，為以後共同對日

作戰做準備；抗戰伊始，淞滬戰役爆發，他

堅守上海三個月後，奉命再入駐陝西，繼續

整合西北地區的力量，構成重慶的屏障，東

邊堅守黃河河防，屢次擊敗日軍進犯四川的

企圖，並派軍進入敵後遊擊；北邊盡力防阻

中共南下；同時還要在西邊支援甘肅、新

疆，安定內部並阻止蘇聯勢力入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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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父親從軍就是為了打倒外國帝國主

義，掃除國民革命的障礙，以便建立一個國

父理想──統一的自由、平等、均富三民主

義新中國，這是他一生信守不渝的最高目

標。所以抗日戰爭的勝利，使中國得以廢除

了一切不平等條約，一躍成為世界四強之

一，他也因為抗日有功而得到軍人最高榮譽

的青天白日勳章，可以說是一生軍旅生涯的

最高峰。

父親自民國 30年起才有寫日記的習

慣，一直到民國 50年為止，51年 2月他便

因為心臟病去世。在這二十年間，他曾三度

中斷日記──第一次是因戡亂戰爭失敗，他

從陝西到四川到西康，孤軍轉戰千里，護衛

政府遷蓉（成都）、遷臺，而於民國 39年

3月 26日不得不自西昌離開大陸，從那一

天起，直到 40年底他到浙江外海貧瘠的大

陳前線，領導反共救國軍重新立足之前，這

二十一個月期間因為失去大陸，內心痛苦至

極，而沒寫日記；其次在民國 42年他自大

陳奉命返臺入國防大學深造，到兩年後的民

國 44年再次負重任到澎湖擔任防衛司令官

之前；第三次則是他在 45年 4月在澎湖任

內奉命赴美訪問，到當年底共約八個月。

但他的日記對於歷史事實的印證，尤其

是國軍奮鬥史的留傳，仍然有極大價值。由

於父親寫日記的目的，照他自己所說是留下

紀錄，以便「在生活、工作上作為檢討的資

料」，所以有重點、有特色：

首先是日記的文字反映出他從心底對領

袖，也就是蔣中正先生的尊崇。他一生都注

重執行領袖（日記中稱為委座或總統）的意

旨，尤其是領袖的戰爭指導，所以對於蔣先

生的公開及私下談話、訓詞以及態度，多忠

實地加以記載，提到領袖時都空一格表示尊

敬，也常根據他的訓示自我檢討並勉勵同

仁。當然，蔣總統多年來對他的信任、愛護

與提拔也可從字裡行間中看出，而他也曾不

只一次的因為不同意蔣先生的想法及做法，

而據理力爭。所以他的日記當然是國史館專

家們編纂蔣中正先生有關書籍以及各界人

士研究蔣先生與父親相關的國軍軍事史時，

很好的參考資料。

第二個特色是日記中記載了與工作和戰

事相關的極多的人名和地名，其中在抗戰和

戡亂時期很多人、地都是與我國西北地區有

關。這除了顯示當時他每日必須接觸聯繫軍

方及各領域、各層面的人士，以及因所負責

任的廣大地域而經常四處奔忙之外，許多內

容也反映出我政府在那些年間，面對各種敵

人以及各個不同地方勢力的問題之多，以及

情況之複雜。

第三，日記顯示他一貫重視教育，總是

花很多時間和精力為國家培養人才。他在不

同時期的各個駐地都成立教育單位及訓練

班，著名的包括抗戰時期的西安王曲第七

分校、戰幹第四團、軍官訓練班、游擊幹

部訓練班，以及後來在大陳設立的東南幹部

學校等等，所教育訓練出來的軍事及政治

人才總在十萬以上。我國西北地區人才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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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而且在戰爭年代，全國各地的部隊傷亡

很大，一方面需要經常補充新血，尤其是初

級幹部，一方面中央常把華北地區作戰失利

的部隊送請父親整訓，所以教育訓練便成

為父親極重要的工作，也是當時他對國家的

重大貢獻。日記顯示，父親主持各個教育訓

練單位，除了不斷設法改善學員的生活環境

和教學品質外，特別注重武德的培養和精神

教育，自己經常對學員講話，多半是提醒他

們要作愛國愛民的模範軍人，所謂「無名為

大 ,無我為大」，要用良心血性在艱困的環

境中學習，結業後要同心同德的以國父理想

為奮鬥目標，服從蔣中正先生領導 , 貢獻我

們多難的國家。事實上，他所辛勤教育出來

的各類人才，也確實在抗戰、戡亂以及後來

建設臺灣時，做出了許許多多實際的貢獻。

第四，他一生幾乎都在戰陣中，所以作

戰會報極為頻繁，軍情緊急時一天不只一次

會報，而且經常在夜間舉行；但顯然是為了

保密，會報的目的和他的動機並非都寫在當

天的日記中，常常事後才見到執行了前次作

戰會報結論的相關戰況發展。在戰事順利

時，他從未用矜誇的文字敘述；而對於不利

的戰況，日記也從不隱瞞。

第五，他經常詳細記載師長、朋友、訪

客或袍澤有價值的談話內容，當天如果沒

有記下來，則會補記；這顯示他十分重視溝

通、交換意見，並珍惜他人的智慧。令人驚

訝的是，談話內容中對於當時軍中問題的

針砭或對他本人的責備諍言，他都誠實的

照錄，毫不客氣，毫無掩飾。這自然反映了

他表裏如一的人格特質，和認真聽取各方意

見的誠懇態度，而那許多坦白深入的談話建

議，不但是研究抗戰及國共戰史的重要材

料，就是許多有關做人做事練兵帶兵的原則

和方法，現在讀來都很有參考價值。

第六，日記反映他對外國的軍事顧問一

向相當尊重友好，以致不論是抗戰時期的蘇

聯顧問，或是大陳時代美國政府成立的西方

公司代表，以及擔任澎湖防衛司令官時期的

美軍顧問，都與他維持很好的關係，有些外

國友人甚至還對他講心裡話。他也因工作需

要和有心進修，對於學習英文（包括後來在

臺灣看外國影片）總有記載。

第七，日記中充滿了他對朋友、同事照

顧的心意和行動，例如民國 37年對自己的

新年期許中，就強調要在當時的困難環境中

「極力為同學、部屬、朋友謀出路」。在大

陸時期的日記中，他固然經常記載對黃埔友

人、同仁的父母長輩，或陣亡袍澤的遺眷子

女的關切照料，到了臺灣後，儘管自己家人

生活也不容易（例如我幼年時有時生病卻連

買特效藥都困難），還對困頓的舊日袍澤

友人儘量伸出援手，幾乎是有求必應；在澎

湖服務時甚至每月主動取出自己薪俸的三

分之一，支助同仁（但他日記中居然未提此

事）。後來他在國防研究院第一期畢業，被

選為同學會會長後，還是一樣熱心地對同學

校友提供服務，無怪在他去世之後，他的國

防研究院同學們為了紀念他，不再選會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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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他的朋友、部屬和學生們每年集會懷念

他，到如今竟已歷時五十多年之久，卻從未

間斷。這是多麼的難得！

第八，日記顯示他在結婚後雖和母親十

分恩愛，卻從未讓母親住在駐地，反而因戰

事和公務的羈絆，而常公而忘私 , 疏於照料

遠在南京或臺北的母親。此外，父親除了自

澎湖任滿返臺轉任總統府戰略顧問，直到去

世前的短短兩年多期間，因為能與家人相聚

而常記載親人情形外，他對私人的生活瑣事

記得並不多；只有一項特別的發展，便是從

民國 40年代起，他逐漸接受基督教信仰，

在澎湖駐防之際常去海邊祈禱，還勸人信

主，也在逝世前一兩年參加過教會禮拜。

大陸淪陷最後一刻，父親其實是準備為

國家獻出自己生命的。他在民國 39年 3月

下旬離開大陸的前一晚，本來是決定把日記

交給秘書長趙龍文先生帶到臺灣來，自己留

在西昌，戰死在這個大陸最後的據點；但由

於蔣中正總統派專機來接，部屬們又聯合苦

勸他保留一身以號召散失在大陸各地成千

上萬的袍澤、學生，尤其參謀長羅列將軍自

願效法漢朝時代救漢高祖的紀信而決心留

在西昌率殘部拚死，父親才勉強同意來臺，

這日記也才由他自己帶來臺灣。

今年父親的日記能夠由國史館公諸於

世，對於還原中華民國政府在國內外的複雜

環境中艱苦奮鬥、領導抗戰的史實，以及彰

顯國軍為了國家的統一及生存發展，多年來

所作的無數犧牲，必有貢獻。盼望各地的有

心人多加參考、多加利用，讓父親幾十年前

費心所寫的親身經歷，能成為我中華民族的

歷史見證，並且幫助所有炎黃子孫以及他們

海內外的後代，更能了解當年的歷史真相。

我也願藉此代表所有的家人向國史館呂芳

上館長、何智霖處長，以及蔡盛琦女士、陳

世局先生等參與本日記出版而辛苦努力多

時的專家們，表達我們衷誠的敬意與謝意。


